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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
嘉
玲
首
度
開
腔
剖
白
她
人
生
兩
大
創
傷
，
分
別
是
九

零
年
遭
綁
架
，
及
二
○
○
二
年
有
周
刊
登
出
當
時
的
照

片
。綁

架
事
件
，
震
驚
全
城
，
綁
架
獲
釋
後
，
嘉
玲
沒
正
式

回
應
事
件
，
試
問
事
發
當
年
只
有
二
十
五
歲
的
她
，
突
然

飛
來
橫
禍
，
怎
懂
得
如
何
處
理
？
亦
因
此
引
發
人
性
醜
陋
的
一

面
，
大
部
分
人
只
八
卦
她
有
沒
有
被
侵
犯
，
而
非
促
警
方
早
日

拉
人
歸
案
，
這
更
叫
嘉
玲
不
敢
回
應
，
免
愈
描
愈
黑
。

當
時
江
湖
有
數
大
傳
聞
，
指
她
被
綁
架
是
因
感
情
糾
紛
，
當

中
又
有
幾
個
版
本
，
一
是
她
介
入
別
人
感
情
，
因
而
遭
﹁
教

訓
﹂
；
二
是
她
因
不
肯
接
受
有
勢
力
人
士
追
求
，
開
罪
了
惡

人
；
三
是
有
狂
迷
氣
憤
她
與
梁
朝
偉
拍
拖
，
要
她
丟
臉
。

另
有
稱
是
嘉
玲
推
戲
惹
禍
；
也
有
指
她
捲
入
江
湖
恩
怨
；
有

江
湖
人
則
實
牙
實
齒
報
料
，
說
是
嘉
玲
當
晚
駕
㠥
新
車
寶
馬
夜

歸
，
在
交
通
燈
位
被
停
在
旁
邊
的
車
上
四
名
癮
君
子
認
出
，
隔

車
跟
她
打
招
呼
，
嘉
玲
反
應
冷
淡
，
激
怒
四
毒
友
，
故
要
給
她

好
看
，
追
蹤
她
的
車
，
並
綁
架
她
，
虐
打
她
及
只
拍
下
照
片
並

沒
侵
犯
她
。
聽
後
，
完
全
不
相
信
這
個
版
本
，
破
綻
是
四
名
癮

君
子
即
興
綁
架
，
車
上
怎
能
隨
手
有
部
當
年
不
易
買
到
的
即
影

即
有
相
機
？

二
十
三
年
後
，
嘉
玲
親
自
講
出
被
綁
原
因
，
是
因
為
她
推

戲
，
對
方
要
﹁
殺
一
儆
百
﹂。

綁
架
事
件
後
，
剛
開
始
跟
她
萌
生
戀
情
的
梁
朝
偉
對
她
不
離

不
棄
，
把
她
照
顧
得
很
好
，
成
為
她
精
神
上
重
要
的
倚
靠
，
當

時
她
向
好
友
們
許
下
﹁
非
梁
朝
偉
不
嫁
﹂
的
諾
言
。

有
人
質
疑
，
劉
嘉
玲
選
擇
在
這
時
候
講
綁
架
案
，
是
為
主
演
的
電
影
︽
過

界
︾
谷
宣
傳
造
勢
。
坊
眾
就
是
如
斯
矛
盾
，
藝
人
不
回
應
便
諸
多
揣
測
；
回

應
了
，
又
要
陰
謀
論
。

我
撐
嘉
玲
選
擇
在
她
現
在
人
生
最
燦
爛
愜
意
的
時
候
交
代
綁
架
案
真
相
是

最
適
當
的
時
機
，
她
擁
有
美
滿
的
婚
姻
，
在
商
場
上
大
展
拳
腳
，
在
電
影
圈

做
出
了
成
績
，
又
是
商
演
搶
手
人
物
，
最
後
連
埋
在
心
中
多
年
的
綁
架
案
計

時
炸
彈
也
拆
除
，
再
也
無
後
顧
之
憂
，
往
後
的
日
子
可
以
更
亮
麗
地
生
活
。

百
家
廊

張
衍
榮

劉嘉玲走出綁架陰霾
查小欣

翠袖
乾坤

余
華
從
來
不
是
一
個
多
產
作
家
。

他
的
作
品
以
純
淨
縝
密
的
敘
述
，
顛
覆
日
常
的
語

言
秩
序
，
重
新
建
構
一
個
自
我
的
話
語
系
統
，
並
且

以
此
為
基
點
，
在
筆
下
延
伸
一
個
又
一
個
奇
異
、
怪

誕
、
隱
密
和
殘
忍
的
獨
立
於
外
部
世
界
和
真
實
的
文

本
世
界
。

繼
馬
原
之
後
，
余
華
與
格
非
、
蘇
童
等
被
稱
為
﹁
先

鋒
派
﹂
的
代
表
作
家
。

早
年
余
華
的
小
說
帶
有
很
強
的
實
驗
性
，
以
極
其
冷

峻
的
筆
調
揭
示
人
性
醜
陋
陰
暗
，
罪
惡
、
暴
力
。

死
亡
是
他
執
㠥
描
寫
的
物
件
，
處
處
透
㠥
怪
異
奇
特

的
氣
息
，
又
有
異
常
的
想
像
力
。

余
華
這
時
期
的
作
品
，
在
客
觀
的
敘
述
語
言
和
跌
宕

恐
怖
的
情
節
，
形
成
鮮
明
的
對
比
，
對
生
存
的
異
化
狀

態
有
㠥
特
殊
的
敏
感
，
予
人
震
撼
。

他
在
上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後
創
作
的
長
篇
小
說
，
與
之

八
十
年
代
中
後
期
的
中
短
篇
有
很
大
的
不
同
。

他
的
長
篇
︽
活
㠥
︾
和
︽
許
三
觀
賣
血
記
︾、
︽
第

七
天
︾
返
璞
歸
真
，
重
新
審
視
生
活
真
實
，
以
平
實
文

字
及
民
間
姿
態
，
展
現
對
歷
史
的
另
一
種
敘
述
方
法
。

死
亡
仍
是
其
關
注
的
焦
點
，
極
端
化
手
段
的
處
理
仍
若
隱
若
現
。

余
華
是
寫
作
的
長
跑
者
。

︽
第
七
天
︾
號
稱
七
年
磨
一
劍
，
與
莫
言
的
快
跑
，
蔚
成
強
烈
對

比
。余

華
說
：
﹁
每
個
作
家
的
寫
作
方
式
不
一
樣
，
有
的
一
氣
呵
成
，

有
的
斷
斷
續
續
，
我
的
寫
作
屬
於
斷
斷
續
續
。
我
羨
慕
莫
言
的
寫
作

方
式
，
他
是
長
時
間
構
思
一
部
小
說
，
構
思
成
熟
了
就
背
㠥
包
回
老

家
高
密
一
氣
呵
成
寫
出
來
，
十
多
年
前
我
對
他
說
，
你
是
短
痛
，
我

是
長
痛
，
長
痛
不
如
短
痛
。
﹂

余
華
又
說
：
﹁
這
次
︽
第
七
天
︾
出
版
後
，
有
人
質
疑
我
只
用
七

個
月
就
寫
完
了
，
其
實
我
希
望
七
個
星
期
就
寫
完
，
問
題
是
我
沒
有

這
個
能
力
。
我
希
望
自
己
能
夠
像
陀
思
妥
耶
夫
斯
基
那
樣
，
四
十
多

天
就
寫
出
一
部
傑
作
，
而
且
還
那
麼
厚
，
可
是
我
做
不
到
。
﹂

余
華
在
微
博
透
露
，
﹁
這
部
小
說
借
助
︽
舊
約
．
創
世
紀
︾
開
篇

的
方
式
，
講
述
一
個
人
死
後
七
天
的
經
歷
。
﹂

︽
第
七
天
︾
出
版
後
也
引
起
極
大
的
反
響
和
爭
議
。

一
開
始
，
讀
者
似
乎
對
這
部
小
說
並
不
買
賬
，
有
一
個
讀
者
在
網

誌
寫
道
：
﹁
起
初
幾
頁
翻
下
來
，
差
點
真
以
為
是
中
國
版
︽
百
年
孤

獨
︾，
讀
下
來
才
發
現
其
實
是
新
聞
雜
燴
。
這
恐
怕
是
余
華
出
道
以

來
最
差
小
說
。⋯

⋯

﹂

對
於
新
作
︽
第
七
天
︾，
余
華
在
接
受
內
地
記
者
訪
問
時
，
不
乏

精
彩
答
問
，
他
申
明
了
他
的
寫
作
旨
趣
，
值
得
參
考
，
特
摘
錄
如

下
：

—
—

︽
第
七
天
︾
涉
及
到
的
一
些
事
件
讀
者
應
該
是
熟
悉
的
，
所

以
我
用
死
無
葬
身
之
地
的
這
樣
一
個
陌
生
的
角
度
去
講
述
這
些
。
很

多
真
相
不
是
在
生
者
的
世
界
裡
，
而
是
在
死
者
的
世
界
裡
。

—
—

雖
然
人
人
認
為
死
無
對
證
，
我
還
是
要
讓
這
部
小
說
死
有
對

證
。

—
—

新
經
典
的
陳
明
俊
讀
完
小
說
後
給
我
短
訊
，
說
他
感
到
有
一

種
溫
暖
，
他
所
說
的
溫
暖
就
是
信
念
。

—
—

有
人
懷
疑
鼠
妹
和
伍
超
的
愛
情
，
覺
得
這
樣
的
愛
情
現
在
不

會
存
在
了
。
這
樣
的
看
法
代
表
了
很
多
人
對
現
實
的
極
度
失
望
，
在

一
個
道
德
淪
喪
的
社
會
裡
，
鼠
妹
這
樣
一
個
女
孩
會
如
此
愛
㠥
伍
超

嗎
？

—
—

這
裡
面
有
一
個
問
題
，
人
們
在
批
判
道
德
淪
喪
時
，
常
常
覺

得
那
是
一
系
列
個
體
行
為
造
成
的
。

—
—

我
們
應
該
想
一
想
，
過
去
的
中
國
不
是
這
樣
，
現
在
為
何
就

這
樣
了
？
難
道
政
府
沒
有
責
任
，
難
道
我
們
的
制
度
沒
有
出
現
問

題
？

—
—

所
以
我
在
︽
第
七
天
︾
想
要
傳
遞
的
信
念
來
自
那
些
被
誤
解

的
個
體
，
不
是
來
自
現
在
流
行
的
社
會
批
判
觀
念
。

︵︽
怪
傑
余
華
︾
之
五
︶

「死有對證」
彥 火

琴台
客聚

醫
科
高
材
生
半
澤
直

樹
大
紅
大
紫
，
半
個
城

市
名
校
生
全
部
傾
倒
，

今
年
本
地
名
校
生
以
質

優
為
第
一
準
則
，
畢
業

禮
上
全
市
畢
業
大
隊
以
一
個
美
女
為
畢
業

禮
重
心⋯

⋯

出
殯
禮
上
列
隊
首
之
葬
禮
靈

車
忽
然
翻
側
，
翻
倒
之
美
女
突
然
翻
身
，

衝
上
停
頓
之
殯
儀
首
席
摩
托
車
頭
，
挽
住

摩
托
車
首
席
男
﹁
屍
﹂
，
二
人
揚
長
而

去
，
走
了
廿
餘
公
里
，
全
市
人
馬
追
不

㠥
，
後
來
全
市
軍
警
緊
追
不
拾
。
追
了
三

個
月
原
來
這
一
對
俊
男
美
女
，
醫
科
高
材

生
和
著
名
護
士
已
在
小
山
鄉
結
為
秦
晉
之

好
，
二
人
幸
福
生
活
，
一
起
生
活
了
二
十

年
，
生
了
兒
女
幸
福
健
康
，
孫
兒
讀
中
英

文
，
與
到
日
本
訪
問
之
世
界
各
地
學
生
說

世
界
語
言
，
他
們
對
世
界
外
來
之
各
地
學
生
說
：

﹁
當
年
父
母
之
生
活
和
家
庭
的
確
這
樣
開
始
，
生
活

安
定
了
便
不
想
再
回
頭
。
﹂
媽
媽
說
：
生
活
安
定
順

利
便
任
由
它
發
展
安
定
順
利
下
去
，
不
要
再
生
枝
節

再
回
頭
，
因
為
生
活
的
﹁
順
境
﹂
不
要
再
刻
意
地
破

壞
它
，
所
以
﹁
順
境
﹂
是
一
部
奇
書
，
而
不
是
一
部

壞
書
，
我
們
之
人
生
大
多
數
都
在
尋
找
這
部
﹁
奇

書
﹂，
幸
運
的
找
得
㠥
，
如
此
而
已
，
而
世
上
大
部

分
媽
媽
，
向
心
愛
子
女
說
的
希
望
都
是
幸
運
的
奇

書
，
而
小
部
分
才
能
真
正
地
找
到
好
結
局
去⋯

⋯

阿
杜
一
生
也
在
找
這
部
﹁
奇
書
﹂，
到
今
天
也
未

能
給
女
兒
如
風
找
得
㠥
，
我
這
一
生
也
快
走
到
盡

頭
，
人
生—

—

人
人
都
在
編
寫
一
部
奇
書
，
自
己
寫

到
老
也
未
能
把
一
章
一
節
寫
好
，
實
在
失
敗
。
而
那

部
日
本
今
年
最
賣
座
小
說
︽
半
澤
直
樹
︾
今
年
如
此

火
紅
，
原
因
在
此
，
連
最
紅
的
木
村
拓
哉
也
狠
狠
地

死
在
他
的
斜
目
下
，
當
然
原
因
在
此
。

阿　杜

杜亦
有道

明
朝
的
﹁
心
學
﹂
大
師
王
守
仁
︵
號
陽

明
子
︶
的
生
平
事
跡
相
信
不
用
天
命
多
介

紹
，
不
過
關
於
他
的
玄
奇
故
事
各
位
又
聽

過
多
少
？

故
事
一
：
王
守
仁
幼
年
時
原
名
王
雲
，

皆
因
在
他
出
生
之
前
，
其
祖
母
曾
夢
見
從
白
雲

下
來
的
仙
人
送
子
，
夢
醒
後
，
其
媳
婦
終
於
誕

下
了
這
個
懷
胎
足
足
十
四
月
的
孩
子
，
於
是
便

替
其
取
名
為
﹁
雲
﹂。
不
過
，
這
位
後
來
在
中
國

文
壇
舉
足
輕
重
的
大
師
，
卻
在
五
歲
之
齡
仍
不

懂
說
話
，
令
家
人
非
常
擔
心
。
某
天
，
王
雲
偶

遇
一
名
僧
人
，
僧
人
慨
嘆
其
名
字
不
該
道
破
其

來
歷
，
祖
父
聞
言
後
，
立
刻
替
他
改
名
為
﹁
守

仁
﹂，
自
此
之
後
，
王
守
仁
真
的
突
然
開
始
說

話
！故

事
二
：
在
王
守
仁
的
少
年
時
代
，
他
曾
在

街
上
碰
見
一
位
算
命
先
生
，
對
方
驚
嘆
王
氏
的

相
格
人
間
罕
見
，
更
指
他
將
來
必
定
成
為
﹁
聖

人
﹂，
而
其
成
聖
的
過
程
，
可
從
其
鬍
子
的
長
度

看
出
端
倪
：
﹁
鬚
拂
領
，
其
時
入
聖
境
；
鬚
至

上
丹
台
，
其
時
結
聖
胎
；
鬚
至
下
丹
田
，
其
時

聖
果
圓
。
﹂
眾
所
周
知
，
王
守
仁
後
來
真
的
成
為
了
大
學

問
家
，
絕
對
沒
有
辜
負
﹁
聖
人
﹂
兩
字
，
不
過
他
學
成
的

過
程
是
否
真
與
其
鬍
子
相
關
，
我
想
，
這
應
是
個
暗
示
其

年
紀
的
比
喻
。

故
事
三
：
成
年
後
的
王
守
仁
有
天
經
過
一
所
廟
宇
，
發

現
一
個
鎖
㠥
的
房
間
。
和
尚
表
示
這
房
間
絕
不
能
打
開
，

但
王
氏
卻
懷
疑
門
後
藏
㠥
不
法
的
勾
當
，
於
是
用
官
權
迫

和
尚
屈
服—

—
門
打
開
後
，
王
守
仁
看
見
內
裡
放
㠥
一
副

老
和
尚
的
乾
屍
，
附
近
的
一
塊
布
寫
㠥
：
﹁
五
十
年
前
王

守
仁
，
開
門
即
是
閉
門
人
。
﹂
據
說
這
位
老
和
尚
，
其
實

就
是
王
守
仁
的
前
生
！

王守仁的玄奇一生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我
很
少
到
茶
樓
去
歎

茶
，
一
盅
兩
件
對
我
來
說

是
一
種
奢
侈
，
因
為
早
上

都
要
工
作
也
。
不
過
，
我

喜
歡
喝
茶
，
更
每
日
不
能

無
茶
。
就
算
是
去
上
班
，
也
自

泡
一
瓶
茶
帶
到
辦
公
的
地
方
。

我
有
個
朋
友
，
也
是
無
茶
不

歡
，
沒
有
茶
，
他
教
起
書
來
會

感
到
提
不
起
勁
；
沒
有
茶
，
他

晚
上
改
不
了
作
業
，
寫
不
出
稿

子
。那

麼
，
我
和
那
位
朋
友
算
不

算
是
茶
人
？
如
果
茶
人
的
定
義

是
喝
茶
的
人
，
天
下
的
茶
人
就

多
如
繁
星
了
。
如
果
茶
人
的
定

義
是
會
品
茗
之
人
，
則
茶
人
就

少
了
極
大
部
分
。
嚴
格
來
說
，

要
做
茶
人
，
一
定
要
有
閒
，
因

為
泡
茶
需
要
時
間
，
需
要
工

夫
，
更
需
要
細
杯
慢
泡
慢
飲
。

對
這
樣
品
茗
的
人
來
說
，
我
和

那
位
朋
友
，
只
可
以
說
是
在
牛
飲
，
如
果

茶
是
名
茶
，
品
茗
之
士
一
定
會
說
我
們
在

浪
費
上
好
的
茶
葉
了
。

盧
仝
的
詠
茶
詩
說
：
﹁
一
碗
喉
吻
潤
，

二
碗
破
孤
悶
。
三
碗
搜
枯
腸
，
惟
有
文
字

五
千
卷
。
四
碗
發
輕
汗
，
平
生
不
平
事
，

盡
向
毛
孔
散
。
五
碗
肌
骨
清
，
六
碗
通
仙

靈
。
七
碗
吃
不
得
也⋯

⋯

﹂

我
那
位
從
事
教
書
和
寫
作
的
朋
友
，
雖

然
是
作
牛
飲
，
但
頭
三
碗
，
卻
也
如
盧
仝

說
的
那
樣
，
不
然
他
哪
會
寫
出
那
麼
多
的

文
章
和
出
版
了
那
麼
多
的
書
？
但
是
第
四

碗
就
沒
有
盧
仝
說
的
功
能
了
，

五
六
碗
也

如
是
，
至
於
喝
不
得
的
第
七
碗
，
哪
管
他

許
多
！
第
八
第
九
碗
也
照
樣
喝
將
下
去
。

而
我
本
人
也
有
點
頭
三
碗
的
皮
毛
，
因
為

我
出
版
的
書
並
不
如
朋
友
多
也
。

那
麼
我
們
算
不
算
是
茶
人
？
或
者
算
是

半
個
茶
人
？
那
就
要
向
懂
得
品
茗
的
人
請

教
了
。
不
管
是
不
是
茶
人
也
好
，
在
這
裡

推
薦
一
本
以
前
的
舊
書
，
是
三
聯
書
店
出

版
，
陳
平
原
和
凌
雲
嵐
編
的
︽
茶
人
茶

話
︾，
也
許
當
你
讀
完
這
本
書
後
，
可
以
說

說
我
們
這
樣
喝
茶
的
人
，
算
不
算
是
茶
人

了
。 茶人茶話

興 國

隨想
國

孩
子
出
世
前
，
曾
不
斷
提
醒
自
己
，
別

做
怪
獸
家
長
。

孩
子
出
世
後
，
錯
過
了
一
些
報
名
截
止

日
期
，
報P

L
A
Y
G
R
O
U
P

想
讓
他
玩
玩

﹁
波
波
池
﹂，
也
淪
得
撲
個
空
，
才
發
現
實

在
不
由
得
你
說
不
做
就
不
做
。

結
果
最
痛
心
的
是
，
一
所
最
心
儀
採
用
活
動

教
學
、
可
使
用
學
券
的
幼
稚
園
，
原
來
兩
年
前

便
要
報
名
。
我
們
不
慍
不
火
地
一
年
前
在
同
區

物
色
時
，
才
發
現
這
所
心
中
最
喜
歡
的
，
已
老

早
給
街
坊
遞
上
數
百
申
請
表
了
，
結
果
小
兒
連

面
試
機
會
也
沒
有
。
太
太
欲
哭
無
淚
，
不
斷
怪

責
自
己
應
該
早
點
上
網
看—

—

即
大
約
她
坐
月

完
畢
一
重
投
工
作
崗
位
，
便
應
該
找
幼
稚
園

了
，
那
至
少
會
得
到
一
個
面
試
機
會
。

以
為
可
以
循
一
般
的
時
間
表
去
做
，
結
果
還

是
感
到
連
累
了
兒
子
。
在
香
港
的
教
育
制
度
之

下
，
什
麼
都
講
求
方
法
，
報
幼
稚
園
有
一
門
學

問
，
填
小
一
入
學
次
序
亦
有
一
套
策
略
，
家
長

不
變
﹁
怪
獸
﹂
實
是
不
行
。

我
們
不
住
北
區
，
已
算
有
幸
，
至
少
不
用
排

隊
拿
表
，
但
龍
年
Ｂ
Ｂ
加
上
雙
非
兒
壓
力
，
也

有
點
擔
心
。
結
果
報
了
十
多
間
，
因
為
兒
子
是
﹁
細
仔
﹂

︵
八
月
出
生
︶
的
關
係
，
只
獲
幾
間
接
見
。
接
見
完
畢
，
結

果
亦
通
知
了
，
落
選
的
不
少
，
便
不
敢
怠
慢
，
又
寫
求
情

信
去
。
太
太
今
次
不
敢
掉
以
輕
心
，
問
一
下
其
他
家
長
，

原
來
求
情
信
也
有
一
套
獨
門
秘
方
，
就
是
要
掌
握
該
學
校

的
時
間
表
，
知
道
何
時
繳
交
報
名
費
，
何
時
註
冊
完
畢

等
，
在
適
當
時
機
才
寄
上
求
情
信
，
希
望
第
一
個
空
缺
能

送
給
你
。
這
些
﹁
技
巧
﹂，
都
是
我
們
沒
有
想
像
過
要
學

的
。親

友
還
笑
說
，
最
後
還
是
逃
不
過
做
怪
獸
的
命
運
吧
？

年
紀
這
麼
小
已
要
讀
N
班
。
其
實
，
時
代
已
不
同
，
很
多

幼
稚
園
一
開
已
是
開
N
班
，
你
不
讀
，
K
班
更
難
入
。
就

算
是
只
開
K
班
的
幼
稚
園
，
下
一
年
面
試
時
，
同
齡
的
大

部
分
同
學
都
是
已
讀
N
班
，
溝
通
及
自
理
能
力
尤
其
是
面

試
時
的
待
人
接
物
能
力
已
比
較
出
色
。
即
使
不
想
小
孩
太

早
入
學
，
為
了
入
到
心
儀
的
幼
稚
園
K
班
，
也
不
得
不
作

出
這
樣
的
部
署
。

其
實
，
所
謂
的
選
擇
，
比
想
像
中
少
。
教
育
局
宣
布
北
區

學
生
一
人
一
學
位
的
承
諾
，
何
不
也
是
一
樣
？
雖
然
能
給

你
學
位
，
但
也
剝
削
了
你
選
擇
學
校
的
權
利
。
大
家
都
不

是
不
愁
沒
書
讀
，
而
是
在
什
麼
學
校
讀
！
教
育
局
想
實
行

人
民
公
社
大
鍋
飯
制
，
但
火
是
燒
不
盡
的
；
而
身
為
家

長
，
惟
有
不
斷
找
方
法
去
應
變
自
保
。

幼稚園攻略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自初中時代起，我便同郵局結上緣了，投稿、
寄信、拍電報、打長途、匯款、領稿費⋯⋯屈指
算來，已然半個世紀，而五十年來打交道最多的
則是著名的武昌郵局。
武昌郵局位於今天的彭劉楊路西端，是座百年

老店。解放路（南北向）與彭劉楊路（東西向）
交匯的十字路口上，西北端的那棟中西合璧式樓
房，就是著名的武昌郵局。它雖然僅有三層，但
一眼看去你會發現它氣質非凡，基礎牢固，牆體
厚實，台階高聳，無論造型、結構、色彩，還是
體量、氣度，都展現出它曾是一棟具有歷史地位
的建築。
這「歷史地位」當然要追溯到郵政身上。郵政

並非土著，而是外來戶，屬於舶來品。漫長的封
建時代中國是沒有郵政的。我們在小說或電視劇
裡常看到或聽到的所謂「八百里加急」，那是皇家
官郵。它以驛站為依托，不要說普通百姓，就是
一般官員也沒資格享受。「故園東望路漫漫，雙
袖龍鐘淚不乾。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
安。」這首唐詩所描述的情形，大抵就是我國古
代的「郵政」概貌。央求熟人捎家書，帶口信，
官紳士商大家都只能靠這個。這種現象直到清
末，西風漸勁，郵政傳入中國後才改變。
1896年，「大清郵政」成立，將海關郵局改稱為

大清郵政官局。
1897年武昌產生第一個郵政機關，成為省府衙門

的一個新機構。這個機構就設在彭劉楊路115號。
1926年，垂涎中國郵政大權已久的英國人在這裡

設計並建造了這棟三層的郵政所。嗣後，武昌區
局與該支所「合居」。
不難想見，在那個時候，被一片低矮破爛的平

房簇擁㠥，這棟洋樓該是何等地鶴立雞群！
時光荏苒，轉瞬即是百年。雖然時代、社會、

環境皆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武昌郵局這棟
樓卻依舊是魅力不減。先前，門樓頂上有用白水
泥澆鑄而成的「郵電局」三個繁體隸書大字，它
們既有別於朝廷官用楷體的古板，又不同於江湖
才俊往往偏好的草書放浪，端莊中蘊含㠥秀麗，
沉穩裡不乏俊逸，愈品愈覺得別有滋味。只可惜
此三字後來被鏟掉，代之而起的是「武昌郵局」
四個墨綠色隸體字，雖也古樸凝重，且將「綠衣
天使」的特徵凸現出來，但兩者文物意味顯然不
可同日而語。郵局的大門開在凸出牆面的西式門
樓裡，兩邊的側門則分別開在兩側。門扇門框全
用紅銅裝飾，稜角分明，線條筆直，厚重軒昂。
顯然，它們是實力的展露，是規矩的告白，是信
用的承諾。它所傳遞的信息解讀出來就是：任何
客戶，凡是交割給它的業務，您盡可以放心。大
樓裡面的業務大廳，淨空高達近5米，由方形立柱
支撐分隔。這種既寬敞又富於變化的格局，使人
耳目一新。
值得一提的還有郵局門外那塊至今依然留存的

麻石地界碑，歲月滄桑中它多少顯得有點霸氣。
當初，以它為界，一直到解放路，很大一塊區域
都是郵局的地盤。誰都知道，劃地界是件大事
情，一旦劃定，依法享有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
（漢口的路之所以彎彎曲曲，就因為地界令規劃者
束手無策）。這塊麻石地界碑曾高出地面一米多，
「郵政地界」四個大字清晰明瞭。隨㠥城市道路的
建設發展，地界碑雖然原地未動，但已經被填充
得僅剩下「郵政」兩個字了。
看㠥這截已經不足半米的地界碑，誰都難免產

生感歎。其實，變化更大的應該是郵政業務。
上世紀六十年代，武昌郵電局規模、配備均屬

上乘，受理打長途曾是它的拳頭業務。筆者七十
年代在工廠當工人，一次在故鄉家中休假時，突
然接到廠裡發來我宿舍被盜的電報。電報是廠裡
委託車間團支部書記楊學惠發來的，她讓我速回
廠確認被盜財物，以便報案。我想詳細了解一下
具體情形，以便考慮是否立即結束休假，於是便
決定給她打長途電話。可是，那時打長途電話談
何容易！不要說遠在鄉下，即使就在市內，也必
須到有條件的郵局去才行。我坐2個多小時的汽
車，趕到武昌郵局，辦好掛號手續，又排隊等了
許久，可工廠那邊的電話卻始終無法接通。無
奈，我只好放棄難得的探親假，立即趕回工廠。
這對於一個已經被盜的窮青工來說，無疑又是雪
上加霜。如果這事發生在今天，別說相隔區區200
公里，就是天涯海角，也不過一舉手之勞。連撿
破爛的「老總」都懷揣手提電話的時代，誰還跑
郵局去打長途？郵局也早將那套設備扔太平洋去
了。
更多的是承接信函郵寄。我上世紀八十年代初

大學畢業回到武漢，幾乎每周都要到武昌郵局去
一趟，為的是給遠在異鄉的年兄郵寄回信。那時
武昌郵局是聯繫我們友誼的「大陸橋」，離開了
它，天各一方的我們就失去了聯繫，手足之情必
定會受到影響。現如今，手機、「伊妹兒」、QQ
視頻等早已普及，要速度有速度，要音像有音
像，動動指頭就成，我和年兄誰都不再去使用那
種原始方式了。不難想見，天下如我者，何止千
萬！「家書抵萬金」的時代一去不返矣！說老實
話，照此發展，我還真擔心承接信函的業務會不
會也隨之淘汰出局呢！
至於拍電報、匯款、取款這些個業務，不是日

漸消亡，就是陸續被別的形式（如銀行轉賬）所
取代，其業務量銳減勢不可擋。
就在下而言，僅剩的「業務」唯樣報樣刊還有

賴郵局傳遞。可是，我卻常常收不到，即使本埠
的也不例外。這就很有點想不通了，明明對方按
郵政部門規定付足了郵資，貼上了郵票，雙方契
約關係已經形成，可郵局為什麼偏偏失信於人
呢？無奈，我只好另尋他途，請求對方改換門庭
找快遞公司，資費由我承擔。據媒體披露，快遞
公司發展迅猛，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辦快遞公
司，居然月入數萬元。毋庸諱言，郵局的投遞業
務眼看已岌岌可危了！
如今的武昌郵局，經過重新裝修後，有如徐娘

傅粉，的確又靚麗不少，但業務大廳裡已經看不
到幾個顧客了。除西頭樓上因「轉型」而來的代
發養老金，代收水電費，還有顫顫巍巍的老人聚
集外，其他幾乎「窗可羅雀」。
嗟夫，「宮燈挑㠥常年的榮耀，雕欄透出經久

的神韻」，如此一座百年老店，會不會隨㠥社會的
發展，時代的變遷，世道的沉浮，投入產出不成
比例，若干年後其業務統統退出歷史舞台，僅僅
剩下一副供老人向孩子們講述「從前舊事，裊裊
青煙」的軀殼呢？

武昌有座老郵局

■郵局門外

至今依然留

存的麻石地

界碑。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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